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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
八舌
小 臻

橫
店
集
團
創
始
人
徐
文
榮
來
港
推
介
即
將
開

幕
的
橫
店
圓
明
新
園
，
因
此
有
興
趣
了
解
這
位
農

民
企
業
家
的
發
蹟
史
、
傳
奇
故
事
，
及
關
於
橫
店

的
故
事
；
筆
者
發
現
橫
店
影
視
城
豈
止
拍
攝
基
地

咁
簡
單
，
它
其
實
是
一
個
馬
克
思
、
恩
格
斯
提
出

的
理
念
，
人
類
最
理
想
的
社
會
制
度﹁
共
產
主
義﹂
理
論
的
實
驗

基
地
，
他
們
將﹁
共
產
主
義﹂
人
性
化
了
，
優
化
了
，
所
以
可
以

實
現
。
這
裡
沒
有
按
共
產
主
義
主
張
消
滅
生
產
資
料
私
有
制
，

而
是
人
人
擁
有
個
人
財
產
，
人
人
可
以
靠
努
力
賺
更
多
財
富
。

橫
店
集
團
以﹁
共
創
、
共
有
、
共
富
、
共
享﹂
為
宗
旨
，
據

集
團
的
高
層
講
，
只
要
你
是
橫
店
本
地
人
，
除
了
自
己
打
工
賺
了

人
工
外
，
年
底
獲
橫
店
集
團
分
配
的
花
紅
多
於
你
一
年
工
資
，

還
有
其
他
農
產
品
。
如
果
集
團
徵
用
了
你
的
舊
屋
會
賠
你
一
間

新
的
。
福
利
甚
多
，
你
花
一
元
可
以
搭
車
環
遊
全
鎮
，
街
道
、

橋
樑
、
醫
院
、
學
校
、
圖
書
館
、
養
老
、
醫
療
、
教
育
、
特
困

補
助
等
樣
樣
有
，
形
成
了
企
業
與
社
區
同
步
發
展
的
格
局
。

人
人
生
活
不
缺
錢
，
安
居
樂
業
，
治
安
自
然
好
，
因
為
知
道

集
團
用﹁
共
有
、
共
富
、
共
享﹂
制
度
保
障
居
民
；
所
以
全
橫

店
人
都
投
入﹁
共
創﹂
行
列
，
服
從
性
強
，
工
作
效
率
快
，
往
往
可

以
極
速
完
成
不
可
能
的
建
設
任
務
。
難
怪﹁
橫
店
之
路﹂
稱
為
在
中

國
探
索
和
開
闢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運
動
的
典
範
模
式
。

橫
店
是
浙
江
中
部
的
一
個
小
鎮
，
距
杭
州
一
百
八
十
公
里
。
在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這
地
方
還
是
個
名
不
見
經
傳
的
偏
遠
小
鎮
。

如
今
它
搖
身
一
變
，
由
一
個
小
繅
絲
廠
變
成
一
個
擁
有
上
千

家
企
業
的
群
落
，
而
且
更
由
一
個
偏
僻
的
山
村
變
成
了
一
座
現

代
化
的
城
鎮
，
與
他
們
的
領
導
人
物
、
農
民
企
業
家
徐
文
榮
的

魄
力
、
智
慧
和
高
品
格
分
不
開
，
無
私
的
精
神
贏
得
大
家
信

任
，
他
才
可
能
發
揮
。
橫
店
似
一
個
家
族
，
由
針
織
廠
，
出
口

硬
磁
、
軟
磁
、
塑
磁
和
稀
土
磁
等
主
要
磁
性
材
料
產
品
賺
第
一

桶
金
，
大
家
長
徐
文
榮
有
膽
識
帶
領
人
民
不
斷
向
前
行
，
因
為

一
九
九
六
年
著
名
導
演
謝
晉
因
拍
攝
迎
香
港
回
歸
的
影
片
︽
鴉

片
戰
爭
︾
尋
找
拍
攝
景
點
來
到
浙
江
，
徐
文
榮
果
斷
決
策
極
速

投
資
建
起
了﹁
十
九
世
紀
廣
州
街
、
香
港
街﹂
外
景
基
地
，
讓

謝
晉
非
常
滿
意
，
決
定
在
此
拍
攝
，
從
此
橫
店
踏
上
影
視
城
之

路
。
賺
錢
後
橫
店
繼
續
建
清
明
上
河
圖
、
武
打
片
場
、
古
戰
場

等
幾
十
個
影
視
拍
攝
基
地
，
擁
有
內
地
規
模
最
大
的
攝
影
棚
，

成
為
中
國
唯
一
的
國
家
級
影
視
產
業
發
展
基
地
，
他
們
有
句

話
：
作
為
兩
岸
三
地
演
員
，
如
果
沒
有
到
橫
店
拍
過
戲
就
紅
極

有
限
。

原
來
到
目
前
為
止
橫
店
影
視
城
是
免
費
借
給
影
視
製
作
人
拍

攝
的
，
帶
動
旅
遊
條
件
是
需
要
在
此
搞
明
星
見
面
會
。
徐
文
榮

不
賺
製
作
人
的
錢
，
但
借
助
明
星
影
響
力
，
巧
妙
地
把
影
視
拍

攝
同
發
展
旅
遊
嫁
接
，
形
成
了
獨
具
特
色
的
橫
店
影
視
文
化
旅

遊
產
業
，
帶
動
區
內
經
濟
。
先
付
出
，
後
收
穫
，
中
國
人
傳
統

思
想
，
很
聰
明
。

今
年
八
十
多
歲
的
徐
文
榮
仍
很
健
康
，
有
魄
力
，
他
一
直
以

﹁
要
使
廣
大
鄉
親
過
上
生
有
所
托
、
少
有
所
學
、
成
有
所
為
、

老
有
所
養
的
現
代
文
明
生
活﹂
為
目
標
，
而
且
做
得
到
。
目
前

開
始
交
棒
給
下
一
代
，
但
願
都
是
堅
持
父
親
理
念
運
作
，
那
橫

店
定
繼
續
成
為
當
地
人
生
活
的
樂
土
。

徐文榮與橫店的「四共」制

穿
過
綠
蔭
石
板
路
，
見
到
掩
映
在
天
竺
山

腳
下
的
江
南
驛
。
驛
，
在
古
語
中
為
站
或

棧
，
專
供
傳
遞
文
書
者
或
來
往
官
吏
中
途
住

宿
、
補
給
、
換
馬
的
處
所
。
有
詩
云
：﹁
夫

君
子
視
天
下
為
家
，
是
英
雄
當
四
海
為

驛
。﹂杭

州
的
朋
友
都
是
文
學
藝
術
界
名
士
，
會
享
受

生
活
，
有
句
話
說
，
杭
州
的
才
子
不
被
西
湖
水
醉

倒
，
也
被
龍
井
茶
醺
酣
，
他
們
選
的
私
房
菜
自
然

不
一
般
。
木
結
構
的
小
樓
裝
飾
古
樸
，
全
套
木
製

桌
椅
，
亭
台
樓
閣
，
江
南
的
秀
美
中
透
着
大
氣
。

環
境
夠
清
幽
，
分
廳
堂
和
戶
外
兩
個
場
所
，
要
是

天
氣
好
，
戶
外
的
位
子
更
愜
意
，
看
着
四
面
青

山
，
呼
吸
清
爽
的
空
氣
，
花
香
鳥
鳴
，
春
有
桃
李

秋
有
桂
花
，
隨
風
而
至
。
這
裡
雖
不
能﹁
換
馬﹂
，
但
可
以

停
車
，
除
了
杭
州
本
地
人
絡
繹
不
絕
，
周
末
也
有
不
少
上
海

人
駕
車
專
程
來
這
兒
嚐
美
食
吸
氧
吧
。
各
色
的
餐
館
自
有
各

色
的
規
章
，
江
南
驛
的
大
廚
中
午
一
點
半
下
班
，
一
點
鐘
客

人
就
不
允
許
點
菜
，
晚
餐
五
點
半
至
八
點
，
超
過
八
點
，
恕

不
接
待
。
枱
子
有
限
，
時
間
有
限
，
大
廚
有
脾
氣
，
老
闆
有

特
色
，
如
此﹁
任
性﹂
的﹁
驛﹂
，
被
來
客
寵
壞
了
。

朋
友
們
知
道
我
們
來
，
一
早
訂
了
位
，
訂
了
菜
，
這
裡
有

幾
味
菜
是
要
預
先
訂
的
，
像
大
魚
煮
小
魚
，
湯
燒
甲
魚
，
醃

篤
鮮
。
我
因
為
貪
慕﹁
樓
外
樓﹂
，
來
晚
了
一
點
，
朋
友
們

叫
來
老
闆
娘
，
一
位
高
挑
能
幹
眉
眼
精
靈
的
女
人
，
說
客
人

來
了
，
快
再
上﹁
醃
篤
鮮﹂
。
女
人
笑
應
，
馬
上
來
。
原
來

湯
一
早
燉
好
，
不
過
是
分
兩
次
上
。
朋
友
笑
云
，
這
女
老
闆

是﹁
龍
門
客
棧﹂
的
金
鑲
玉
。

﹁
醃
篤
鮮﹂
是
江
南
本
幫
菜
、
蘇
幫
菜
、
杭
幫
菜
中
最
具

代
表
的
菜
色
之
一
，
是
蘇
州
、
宜
興
、
無
錫
等
江
南
人
家
的

家
常
菜
，
主
角
是
其
中
的
筍
。
竹
的
幼
莖
長
大
了
就
是
筍
，

春
有
春
筍
，
夏
有
鞭
筍
，
冬
有
冬
筍
，
江
南
一
年
四
季
都
有

筍
。
筍
既
可
作
主
料
，
也
可
當
配
料
，
江
南
人
稱
它﹁
逢
人

配﹂
，
以
其
特
有
的
清
香
脆
嫩
博
得
讚
美
。
杜
甫
賦
詩
：

﹁
青
青
竹
筍
迎
船
山
，
日
日
江
魚
入
饌
來
。﹂
江
南
文
人
真

是
得
天
獨
厚
，
寫
文
章
之
餘
，
有
秀
美
巧
手
姨
娘
煮
江
南
小

菜
侍
奉
，
怪
不
得
文
章
獨
特
，
靈
秀
不
俗
。

金
鑲
玉
的﹁
醃
篤
鮮﹂
端
上
枱
，
口
味
鹹
鮮
，
湯
白
汁

濃
，
肉
質
酥
肥
，
筍
清
香
脆
嫩
。
﹁
醃﹂
，
是
指
醃
製
過
的

鹹
肉
，﹁
鮮﹂
，
是
新
鮮
的
肉
，
包
括
雞
、
蹄
膀
、
小
排

骨
，﹁
篤﹂
，
是
用
小
火
燜
燒
。
二
月
杭
州
春
筍
當
造
，
正

是
吃﹁
醃
篤
鮮﹂
時
節
，
喝
了
這
碗
湯
，
一
掃
悶
氣
。

回
到
酒
店
，
又
有
友
人
發
來
短
信
，
晚
上
在﹁
江
南
驛﹂

一
聚
。
哈
，
又
是
江
南
驛
，
回
信
中
午
就
在
那
裡
，
晚
上
就

不
去
了
吧
。
後
來
才
知
道
，
杭
州
有
三
家
江
南
驛
，
說
不
定

別
家
又
有
什
麼
絕
招
，
後
悔
也
遲
了
，
下
次
吧
。

江南驛

︽
苦
海
一
賢
婦
︾
、
︽
秋
鳳
︾
、
︽
工
廠
少

爺
︾
、
︽
青
青
河
邊
草
︾
、
︽
歡
喜
怨
家
︾
、
︽
南

北
一
家
親
︾
︱
︱
香
港
電
影
資
料
館
可
曾
為
林
鳳
做

過
作
品
展
？
自
十
多
歲
進
入
邵
氏
粵
語
電
影
組
至
三

十
歲
前
嫁
入
豪
門
息
影
，
林
鳳
拍
片
無
數
，
類
型
多

變
，
雖
未
必
都
成
經
典
，
可
喜
、
怒
、
哀
、
樂
紛
陳
，
林

鳳
，
的
而
且
確
一
美
人
！

極
少
的
歲
數
，
聽
我
祖
母
說
了
個
英
文
單
字
：

M
onkey

！

誰
人
是M

onkey

︵
猴
子
︶
？

她
口
中
形
容
是
當
年
紅
極
一
時
，
超
級
粵
語
電
影
紅

星
，
林
鳳
。

能
讓
一
名
新
界
圍
村
婦
娘
搜
索
枯
腸
，
逼
出
一
個
英
文

字
形
容
清
秀
纖
瘦
？
林
鳳
真
利
害
。

非
常
擁
愛
老
電
影
，
大
部
分
非
自
己
同
步
成
長
，
就
是

偶
像
一
號
蕭
芳
芳
首
次
退
出
影
壇
赴
美
留
學
，
自
己
不
過

小
學
初
中
交
替
，
能
看
到
她
作
品
已
過
七
日
鮮
時
期
，
有

幸
欣
賞
都
是
經
典
：
︽
飛
女
正
傳
︾
、
︽
冬
戀
︾
、

︽
窗
︾
︱
︱
是
以
印
象
特
別
深
刻
！

對
芳
艷
芬
、
梅
綺
、
白
燕
、
紫
羅
蓮
、
吴
楚
帆
、
張
英
、
張
活

游
、
葛
蘭
、
葉
楓
、
尤
敏
、
林
翠
、
張
揚
、
雷
震
認
識
的
啟
蒙
來
自

八
十
年
代
香
港
電
影
節
回
顧
選
片
。
而
林
鳳
、
嘉
玲
、
江
雪
、
胡

楓
、
謝
賢
、
張
英
才
、
于
素
秋
、
鳳
凰
女
、
吴
君
麗
、
鄧
碧
雲
、
余

麗
珍
︱
︱
是
祖
母
買
一
張
戲
票
領
着
幾
個
孫
子
、
孫
女
入
戲
院
嘆
空

調
冷
氣
，
有
一
句
、
沒
一
句
間
的
認
識
。
嚴
格
說
來
，
感
謝
無
綫
電

視
、
亞
洲
電
視
過
去
播
放
大
量
老
電
影
，
造
就
腦
袋
記
存
，
終
生
受

益
。︽G

one
W
ith
T
he
W
ind

︾
︵
亂
世
佳
人
︶
從
小
看
到
大
，
次

數
不
下
︽Sound

ofM
usic

︾
︵
仙
樂
飄
飄
處
處
聞
︶
。
超
重
量
級

主
人
翁ScarlettO

'H
ara

由
英
國
影
后
慧
雲
李
演
譯
，
舉
世
無
雙

絕
無
其
他
可
代
替
！

乾
聽
優
雅
英
國
口
音
，
轉
到
拿
捏
生
動
出
神
入
化
的
美
國
南
部

D
eep
South

口
音
，
簡
直
拍
案
叫
絕
。
眉
角
生
輝
，
一
顰
一
笑
無
不

嬌
俏
可
人
，
那
年
奧
斯
卡
小
金
人
，
除
了
她
，
無
出
其
右
。

慧
雲
李
是
西
方
標
準
一

號
，
若
問
亂
世
佳
人
拍
攝

中
文
版
，
不
論
在
世
不
在

世
華
語
演
員
當
中
要
選

Scarlett

，
外
形
、
氣

質
、
演
技
，
除
了
林
鳳
，

無
人
可
及
！

（
待
續
）

美人，林鳳 此山
中

鄧達智

跟
前
聯
合
出
版
集
團
主
管
陳

萬
雄
先
生
聊
天
，
談
起
了
他
退

休
前
的
生
活
。﹁
我
日
理
萬

機
，
辛
苦
繁
忙
，
令
得
我
有
段

時
間
心
情
煩
躁
，
脾
氣
不
大

好
。
晚
上
回
家
，
看
電
視
也
不
能

集
中
，
就
是
記
掛
着
工
作
。
睡
眠

嚴
重
不
足
，
一
晚
睡
那
三
兩
小

時
…
…﹂

他
所
指
述
的
，
也
是
不
少
香
港

人
熟
悉
的
生
活
。
新
近
的
社
科
調

查
說
，
港
人
的
工
時
最
長
，
平
均

一
周
四
十
八
個
小
時
。

﹁
直
至
後
來
，
高
爾
夫
球
拯
救

了
我
。﹂
他
的
答
案
令
我
詫
異
，

但
也
為
他
的
真
誠
感
動
。﹁
真

的
，
我
愛
上
了
打
高
爾
夫
，
這
使

我
每
逢
工
作
至
周
四
便
有
了
寄

望
，
希
望
周
末
來
臨
，
我
可
以
忘

記
世
界
，
關
掉
手
機
，
享
受
活

動
。﹂
我
想
他
意
指
的
還
有
青
葱

草
綠
和
寬
宏
的
自
然
。

他
終
於
從
集
團
退
休
了
，
但
隨
即
又
替
另

一
個
文
化
機
構
開
荒
。
其
後
下
了
決
心
，
把
大

堆
職
務
辭
掉
，
真
正
抱
持
自
由
自
在
的
生
活
。

他
的
抽
身
，
還
包
括
一
些
所
謂
理
所
當
然
的
事

宜
。
身
為
專
事
研
究﹁
五
四
運
動﹂
的
歷
史
學

家
，
竟
然
對
五
四
百
周
年
學
術
會
議
說
不
。

﹁
我
不
要
撰
寫
長
篇
闊
論
的
論
文
，
要
隨
心
所

欲
。
聆
聽
就
是
支
持
。﹂

我
同
意
他
所
說
的
，
讀
書
不
求
甚
解
是
一

個
更
高
的
境
界
。
退
而
不
休
，
自
是
指
不
受
編

制
的
羈
絆
，
唯
一
推
動
自
己
的
是
義
務
，
而
非

所
謂
虧
欠
。
退
休
不
是
忙
於
把
日
程
填
滿
，
而

旨
在
經
營
自
己
投
情
而
又
有
質
素
的
生
活
。

一
位
退
休
的
病
理
學
家
終
於
可
以
全
然
投

入
崑
曲
的
世
界
，
時
而
鑽
研
，
時
而
欣
賞
，
不

問
成
績
。
她
對
我
說
，
對
生
命
後
期
的
生
活
要

有
憧
憬
，
且
要
當
機
立
斷
，
因
為
那
是
第
二
段

生
命
的
重
新
開
始
，
要
好
好
準
備
，
以
品
嘗
其

良
好
的
滋
味
。
我
知
道
他
們
所
說
的
珍
惜
，
是

因
着
活
動
的
能
力
和
健
康
說
的
。

退而不休 翠袖
乾坤
文潔華

奧
巴
馬
提
議
和
中
國
繼
續
簽
一
個
三
十
年
期
的
中
美
核

能
合
作
協
議
，
期
望
國
會
盡
快
通
過
。
他
向
各
位
保
證
，

繼
續
批
准
協
議
不
會
為
美
國
帶
來
不
合
理
的
風
險
。
該
協

議
可
以
讓
兩
國
實
現
核
能
材
料
、
反
應
堆
、
組
件
和
技
術

的
轉
讓
。

外
行
人
根
本
不
知
道
裡
面
有
什
麼
花
樣
。
內
行
則
知
道
了
美

國
的
核
工
業
要
繼
續
發
展
，
希
望
就
在
中
國
。
自
從
美
國
發
生

了
三
哩
島
的
反
應
堆
的
熔
芯
事
件
之
後
，
美
國
已
經
沒
有
再
興

建
核
電
站
了
，
到
了
日
本
出
現
福
島
核
災
難
，
德
國
和
日
本
基

本
上
已
經
停
止
了
增
加
興
建
核
電
站
，
德
國
還
準
備
全
面
停
用

核
電
站
。

但
是
客
觀
形
勢
是
，
許
多
發
展
中
國
家
，
包
括
伊
朗
、
巴
基

斯
坦
、
印
度
、
朝
鮮
都
掌
握
了
核
電
站
的
技
術
。
這
些
核
電
站

以
低
濃
度
的
鈾235

作
為
核
燃
料
，
但
最
後
會
產
生
核
廢
料
，

即
低
濃
度
的
鈽239

，
這
些
核
廢
料
如
果
落
在
恐
怖
分
子
手

上
，
經
過
一
定
工
序
的
提
煉
，
就
可
以
製
造
成
為
小
型
的
核
輻

射
骯
髒
彈
，
如
果
在
大
城
市
的
地
鐵
車
站
、
球
場
或
者
大
型
典

禮
的
場
合
爆
炸
，
就
會
有
幾
萬
人
死
亡
，
還
會
留
下
長
期
的
核

輻
射
。
這
是
美
國
防
不
勝
防
的
大
問
題
。
防
止
恐
怖
分
子
炸
毀

飛
機
，
是
很
有
把
握
的
。
因
為
登
上
飛
機
的
人
都
要
經
過
嚴
格

的
安
全
檢
查
。
但
是
，
城
市
裡
面
的
人
流
擠
擁
的
場
合
，
根
本

就
沒
有
辦
法
進
行
安
全
檢
查
，
恐
怖
主
義
者
要
進
行
小
型
核
爆

炸
，
十
分
容
易
。

正
是
這
個
原
因
，
美
國
人
想
通
了
，
要
禁
止
發
展
中
國
家
發

展
核
能
發
電
，
幾
乎
是
不
可
能
，

若
通
過
制
裁
的
方
式
，
只
會
令
發
展
中
國
家
偷
偷
地
製
造
核

電
站
和
核
燃
料
，
最
後
必
然
引
起
核
廢
料
的
外
流
問
題
，
再
接

下
來
，
美
國
將
會
受
到
小
型
的
核
襲
擊
。
與
其
進
行
禁
止
，
不

如
轉
換
策
略
，
幫
助
他
們
發
展
核
電
站
，
讓
他
們
接
受
核
安
全

的
檢
查
，
核
廢
料
統
一
處
理
。

美
國
人
想
到
了
一
個
最
好
的
辦
法
，
要
發
明
第
四
代
的
核
電

站
，
鈾235

僅
僅
是
起
火
核
燃
料
，
裡
面
還
可
以
有
其
他
的
非

濃
縮
鈾
核
燃
料
，
能
夠
充
分
地
進
行
裂
變
，
最
後
不
會
產
生
任

何
核
廢
料
，
因
為
所
有
核
燃
料
都
充
分
燃
燒
反
應
了
。
接
下

來
，
核
電
廠
就
非
常
乾
淨
，
不
會
再
害
怕
恐
怖
分
子
用
來
製
造

小
型
核
彈
了
。

很
可
惜
的
是
，
所
有
發
達
國
家
都
聞
核
電
站
而
色
變
。
第
四

代
核
電
站
根
本
就
不
會
有
銷
路
，
誰
會
去
研
究
這
種
新
科
技
？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的
時
候
，
美
國
發
現
，
中
國
和
日
本
都
缺
乏
石
油
，
如
果
要
成
為
工

業
強
國
，
非
發
展
核
發
電
不
可
。
所
以
美
國
與
希
望
中
國
和
日
本
合
作
，

研
究
發
展
第
四
代
的
行
波
堆
。
換
句
話
說
，
這
兩
個
國
家
要
出
錢
，
也
要

做
白
老
鼠
，
同
美
國
合
作
發
展
核
能
。

奧巴馬為何催促國會和中國核合作

雙城
記

何冀平

古今
談

范 舉

這個季節踏青尚早，卻適合登山。上午十點鐘，
接到師友韓蘇蔚電話，數月不見，想和我一聚。恰
巧有空，我便應承下來。
半個多小時後，韓先生驅車趕到。他帶給我兩幅
字畫，一幅是作家莫言的題詞，上書「觀我」二
字。莫言的毛筆字雖難稱瀟灑，卻很有個性，蘊個
人修為氣度於筆端。還有幅是畫家楊立軍的山水畫
「源遠流長」。畫作一米高兩米四長，整幅畫氣勢
恢宏，高山流瀑，幽谷泛霧，近松遠樹，很是漂亮
精美。楊立軍的這幅畫作，峰巒疊嶂，山松千百，
線色清晰，濃淡適中，不僅令人一睹難忘，據說還
價格不菲。如此貴重的禮物，若非執意贈予無法婉
拒，依我本意，是斷不敢收藏的。
中午邀請同事神哥作陪，在回鍋雞店宴請了韓先
生。當天都沒什麼大事，飯間商量去本地的母子山
遊玩。
由地方鎮去母子山，需沿着鄉間公路一路西行。
途徑義和、千行莊、南金池、南京莊、范家台、兩
泉、千秋灣等十四個村。趙家莊北面的山上，有個
全國聞名的明星村——九間棚。九間棚作為全國艱
苦創業的典型，現已發展成3A級旅遊區。趙家莊
的南面，有一個橫向延伸的山洞，數百米深，取名
遙灣洞。洞內溝壑遍佈，岔路較多，附近縣市的鄉
鄰，偶爾有人進洞探奇，少能到底。
初中時我進過一次遙灣洞，裡面漆黑一片，異常
潮濕。成百上千的蝙蝠，像一個個黑灰色的鈴鐺，
倒掛在洞壁頂端。一不留神，就會驚擾到牠們，呼
啦啦亂飛。我從裡面帶出過一小塊巴掌大的石頭，
後來知道是石鐘乳。回到學校，我們用手電筒照

過，那黃褐色的石頭半透明，確實與洞外的不同。
進遙灣洞得有多個礦燈照明，我們提前沒準備，
只好跟韓先生他們大體說說，另抽機會再進。母子
山在地方鎮最西面，已是最高處。山上平坦，上山
的路卻特別陡滑。我們把車停在山下，徒步沿彎道
上山。
在山下仰望，母子山南面那二十多米高的山頭，

很像一個臥倒於草叢豎耳探頭警惕着周圍動靜的老
虎，也有人稱這叫老虎山。關於母子山的別稱很
多，最響亮的有兩個，一個是母子山，還有一個是
觀音山。而事實上，觀音山特指的應該是母子山最
北端的那幾個柱形的小山峰。關於母子山和觀音山
的稱呼，還有兩個傳說。
母子山遠望似偎依在一起的一對母子。據傳，很

多年前，母子山下的村落很閉塞，與外界沒有任何
聯繫。有一天，幾位到此遊玩迷路的外地人闖了進
來。突然來了陌生人，人們都很好奇，外地人受到
了熱情款待。村裡人把他們請到家中，央求他們講
講外面的世界。一個叫山的年輕人，被外地人口中
那個外面的世界吸引，簡直到了癡迷的程度。數月
後，那幾個外地人離開了，山也拋下年輕的妻子和
年幼的孩子，毅然去尋找那個外面的世界了。
山走後，他的妻子眼淚都哭乾了，常常背着年幼
的孩子爬到山頭朝山外眺望。她一直盼着丈夫回
家。一年又一年，村裡人勸她別等了，她卻不肯放
棄，還是一次次背着孩子爬上山頭苦苦期盼。不知
過去多少年，她和孩子變成了偎依在一起的母子
山。
母子山近三平方公里，最北面有三個與母子山相

連的柱形山峰。靠南的較粗大，靠北的僅有南邊山
峰的五六分之一粗，中間還有一個，非常細小苗
條，遠望如坐於蓮花台上雙手合十的觀音菩薩，即
是「觀音山」。
觀音山的由來，又有一個傳說。若干年前，在觀
音山下的村落裡，有一個叫金花一個叫銀花的姐
妹。她們以採藥治病為生。每日的工作，就是上山
上採藥，然後到村裡為村民診病治病。偶有一年，
村裡出了疫病，無藥可醫。郎中們全都無計可施，
正當人們陷入絕望時，金花銀花兩姐妹站了出來，
她們要外出為村裡人尋求治病良方。離開村子，她
們四處求教探訪，一直沒有辦法解決疫情，只得疲
憊無力地返回。快到村頭時，筋疲力竭的她們坐下
就睡着了。彷彿是在夢中，她們聽到一個聲音在喚
她們。「你們不要絕望，治療疫病的良藥，就在村
旁的小山頂上。那種草藥雙花對生，能除疫病。」
兩姐妹激動醒來時，看到觀音菩薩正雙手合十，端
坐在祥雲之上，朝附近的山頭飄去。
金花和銀花馬上跟上去，見觀音菩薩坐着蓮花

台，已停在山頭，跪倒就拜。有了那種雙花對生的
中草藥，村裡人果然得救了。為了紀念金花和銀
花，村裡人給那種救命草藥取名金銀花。小山也因
此得名觀音山。
站到母子山南頭的老虎山南望，晴朗時可以看到
費縣縣城。如果是夜晚，縣城的霓虹燈色彩斑斕，
就像浮在夜空裡的燈花，十分美麗。我們登山時，
山上有少許霧氣，只能隱約看到十幾里外的龍王口
水庫，以及游蛇一樣的山路和散落在山嶺間的村
莊。
從母子山南頭向北，我們走走停停，不時俯視山
下。羅圈崖村坐落在母子山東側，莊子周圍栽滿了
果樹。一層層梯田，隨着山和嶺的起伏順勢起落。
近看時未見多美，站在山頂俯視，無數梯田盡收眼
底，很是工整和壯觀。

站在靠東的懸崖邊極目遠望，天寶山高高聳立，
拖着墨綠色的松林，影影綽綽的，隱現於霧色之
中。由東而北，慢慢轉身，眼中的景色也在移動。
和尚崮、九鼎蓮花山、雙乳峰、吳王崮，這山望着
那山高，光禿禿的，長滿樹的，每座山都有着自己
獨特的風景。
北行幾里。站在母子山上看觀音山，遠些近些，
其實都不是特別像。看觀音山的最佳觀測點，應該
在小山南側東面的山谷底下。那條山谷，名叫鳳凰
峪。那裡有我家的幾塊薄地，因此我才知道。
以前去鳳凰峪幹活，經常遠望觀音山。從下面仰
望，整個母子山就是一個紙片樣立起的薄石片。觀
音山雖小，卻格外醒目。它人形的輪廓，三十多年
前就引起了鄉親們的興趣。那時母子山下擠滿雜
樹，成片的松樹和刺槐底下，又長滿沒腰深的雜
草。除了刺槐樹、野酸棗和拉拉秧（一種一年生草
本植物，秧長可達數米，上面長滿細短勾刺），毒
蛇、毛蟲、蠍子等隨時可能出現，村裡人沒幾個爬
過母子山的，更沒人到過觀音山。
「別看那山小，聽上去過的老人們講，那個小

人頭上都能坐上四個人一起打牌！」這話是二姥
爺家的大大爺說的，說過不止一兩遍。我當時
很不解，那個人形的小山，看上去不過就是一
個既薄又小的石片片啊？怎麼還能坐人打牌呢？
從鳳凰峪仰望觀音山，感覺比站在母子山上近距

離看更像，也更清楚。由下而上望去，觀音山的背
景不是藍天白雲，就是夕陽低垂、紅霞掩映的情
形。其情其景，記憶深刻。
繞頂而行。觀音山往北，是銅石鎮的地界，站在
山上就能看到很多山野村落。銅石的紅旗水庫，宛
如一面極不規則的鏡子，接納着四處匯集來的溝谷
河流，把藍天白雲斂入其中，潤澤着一方土地。母
子山西側，鄭城鎮的金銀花栽滿山嶺，那一處處的
嶺啊，就是一處處的金銀花！

觀音山之行

百
家
廊

袁

星

一
班
戲
劇
人
圍
在
一
起
聊
天
，
談
到
觀
眾
入
座
情

況
。一

名
即
將
上
演
舞
台
劇
的
導
演
說
：﹁
我
們
的
話

劇
還
有
大
半
個
月
才
上
演
，
門
票
已
經
差
不
多
售

罄
。﹂
其
驚
人
的
票
房
成
績
聽
得
大
夥
兒
牙
癢
癢
，

連
忙
向
他
請
教
賣
座
秘
訣
。
他
壓
低
聲
線
，
故
作
神
秘
地

說
：﹁
因
為
我
們
每
場
只
有
一
百
座
位
，
很
容
易
便
全
院

滿
座
。﹂
謎
底
解
開
，
他
險
些
沒
被
大
夥
兒
喝
倒
彩
。

另
有
一
人
說
他
們
曾
經
試
過
還
差
一
個
星
期
便
演
出
，

但
票
房
只
有
兩
成
，
大
家
都
很
擔
心
。
幸
而
最
後
化
險
為

夷
，
終
可
達
到
收
支
平
衡
，
大
家
都
抹
一
額
汗
。

也
有
人
說
去
年
有
一
個
製
作
最
後
只
得
三
成
觀
眾
，
令

劇
團
虧
蝕
很
多
。
若
果
劇
團
沒
有
獲
得
資
助
的
話
，
負
責

人
不
單
白
費
心
機
，
更
要
從
口
袋
裡
拿
很
多
錢
出
來
支
付

所
有
費
用
。

以
前
我
常
聽
一
位
劇
團
負
責
人
在
演
出
後
將
製
作
的
財

政
支
出
作
粗
略
計
算
，
每
次
他
都
說
要
虧
蝕
十
多
萬
元
。

他
每
年
都
上
演
兩
、
三
個
製
作
，
真
不
知
道
他
到
底
從
哪

兒
找
來
那
麼
多
錢
虧
損
。
記
得
一
次
，
即
使
其
導
演
的
一

齣
小
製
作
的
入
座
率
高
達
九
成
多
觀
眾
，
他
仍
然
說
只
可

做
到
收
支
平
衡
。
若
這
是
真
話
，
我
相
信
他
即
使
是
千
萬

富
翁
也
不
可
能
長
期
經
營
劇
團
下
去
。
不
過
，
人
家
愛
這

樣
說
，
我
又
不
是
撥
款
資
助
或
審
查
其
帳
目
的
政
府
有
關
部
門
，
只

好
聽
罷
便
算
。

我
亦
聽
過
有
劇
團
愛
用﹁
沙
士﹂
期
間
的
票
房
做
比
較
，
負
責
人

說
：﹁
我
們
在﹃
沙
士﹄
上
演
的
話
劇
也
可
以
有
七
成
觀
眾
，
怎
麼

今
天
演
出
的
話
劇
的
入
座
率
竟
然
比﹃
沙
士﹄
時
期
還
要
低
？﹂

唔
，
他
可
要
檢
討
一
下
是
次
製
作
的
水
準
了
。

一
位
擁
有
自
己
劇
團
的
導
演
說
他
通
常
會
以
六
成
入
座
率
作
為
收

支
平
衡
點
。
換
句
話
說
，
六
成
入
座
率
的
票
房
收
益
可
以
支
付
他
的

所
有
製
作
費
用
。
若
果
只
有
五
成
觀
眾
入
座
的
話
，
製
作
便
要
虧
本

了
；
若
果
有
七
成
觀
眾
的
話
，
他
們
便
有
盈
餘
。
但
他
強
調
自
己
的

計
算
是
保
守
的
，
一
般
劇
團
都
會
用
七
成
為
收
支
平
衡
點
。
他
說
有

些
劇
團
說
要
有
九
成
觀
眾
才
可
維
持
收
支
平
衡
，
那
可
是
非
常
冒
險

的
事
情
。
哪
個
演
出
膽
敢
保
證
一
定
有
九
成
觀
眾
呢
？

一
個
大
型
劇
團
曾
經
在
多
年
前
創
下
一
百
零
七
百
分
率
的
入
座

率
。
觀
眾
坐
滿
一
百
個
百
分
率
已
經
很
不
容
易
，
那
七
個
百
分
率
是

怎
樣
得
來
的
呢
？
原
來
因
明
星
效
應
，
向
隅
的
觀
眾
竟
然
願
意
站
着

看
劇
一
睹
明
星
風
采
，
所
以
多
了
七
個
百
分
比
的
入
座
率
。
可
惜
這

種
情
況
已
是
往
事
只
能
回
味
，
現
時
劇
壇
競
爭
非
常
劇
烈
，
再
沒
有

人
會
爭
購
站
位
票
了
。

入座率拉雜談 演藝
蝶影
小 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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